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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回

第一○三回　長笑落飛禽 惡嶺無端逢壯士　還鄉聯美眷 倚閭幸可慰慈親

下一回�

袁星從崖下狼狼狽狽地爬了上來，走到衆人面前，躬身稟道：「吳仙姑因要回來比劍，

原說去去就來，命袁星和鋼羽把守後洞。這小賊和尚從空中一個斤斗墜將下來，袁星被

來人打下崖去，本未聽明來人來歷，先在後洞又喫了來人一些虧苦，未免有些氣忿，『

賊和尚』三字衝口而出。」金蟬見它出言無狀，正要呵責，忽聽叭的一聲，袁星左頰上

早着了一巴掌，疼得用一隻毛手摸着臉直跳。金蟬笑道：「打得好！誰叫你出口傷人？」

英瓊見它連連喫虧，於心不忍，一面喝住袁星，休得出言無狀，好好地說。金蟬不住口

地喊：「笑師兄快現身出來，我想得你要死哩！」連喊數聲，未見答應。

袁星見金蟬這等稱呼，纔明白來人竟是一家，自己白捱了許多冤打。衆人又在催問，祇

得忍氣答道：「袁星見和尚從空跌下，以爲是甚麼人把他從空中打下的，好意怕他跌傷，

叫鋼羽來接。鋼羽卻說那和尚怕是奸細，且等他下來再說。袁星素來信服鋼羽，卻忘了

前一時候和它口角，它借此報復，給袁星上當，不但未去接救，反拔出劍來，準備廝殺。

果然那和尚是存心捉弄人，眼看他快要落地，不知怎的一來，便沒有了影子。回身一看，

他正往洞內跑，嘴裏頭還嘮嘮叨叨地說：『峨眉根本重地，眼看不久一羣男女雜毛要來

大舉侵犯，卻用這麼一個無用的禿尾巴大馬猴守門，真是笑話。』因他不經通報，不說

來歷，旁若無人地往裏就走，又口口聲聲揭袁星的短處，又忘了鋼羽也在洞前一塊山石

上面站着，卻並未阻攔，一時氣忿不過，便追上前去。先因看不清是敵是友，祇用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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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攔住，問他是哪裏來的。他也不發一言，先站定將袁星從頭到腳看了個仔細，然後說

道：『我看你雖然做了正教門下家養之獸，可惜還有一臉火氣，須得多幾個高明人管教

纔好。』弟子又忍氣再問他的來歷。他便退出洞去，說道：『你問我的來歷，想必是有

人叫你在此做看家狗。你既有本事看家，來的敵人必定也對付得了。要是敵不住來人，

你就想問明人家來歷，也是白饒。莫如我和你打一架玩玩，看看你到底可能勝任，再說

來歷不遲。』袁星原是恨他罵人，又恐錯得罪了主人的朋友，巴不得和他交交手，便問

他怎樣打法。他說他用空手，叫袁星用劍去砍他。袁星以爲哪有這樣便宜的事，先怕錯

殺了人，還是用手。是他連聲催促，袁星又喫他打了幾下很重。他人雖小，巴掌卻比鐵

還硬。被打不過，好在是他逼袁星用劍。誰知不用劍還好，一用劍，任袁星將劍光舞得

多急，祇見他滴溜溜直轉，休想捱得着一點。被他連罵帶打，跌了十幾次斤斗，周身都

發痛。他竟說我是無用的廢物，不和我打了。說罷，往裏便走。鋼羽始終旁觀，不來幫

忙。和尚一走，直催弟子快追。追到此地，看出主人仙姑們和他並不認識，纔想在他身

後乘機下手。祇覺得他一轉身，手上兩口劍好似被甚麼東西擋住。接着便被他打了一下，

踢了一腳，便跌到崖下去了。」

英瓊聞言，覺得其錯不在袁星，來人又是在暗中打人，未免有些不悅。這時，凡與來人

認識的，俱都齊聲請笑師兄現出身來，與大家相見。金蟬正喊得起勁，猛覺手上有人塞

了一樣東西。金蟬在成都與來人初見時，常被來人用隱形法作弄，早已留心到此。也顧

不得接東西，早趁勢一把抓了個結實。心中一高興，正要出聲，忽聽耳邊有人說道：「

你先放手，我專爲找你來的，決不會走。祇是這裏女同門太多。我來時又見那猴子心狂

氣傲，仗勢逞強，特意挫挫它的銳氣。不想無心得罪了人，所以更不願露面。我還奉師

命有不少事要辦，你同我到別處去面談如何？」金蟬知他性情，祇得依他。再看手上之

物，竟是兩個朱果。無暇再問來歷，便對衆人說道：「笑師兄不願見女同門，你們祇管

練習。我和他去去就來。」說罷，獨自往繡雲澗那邊走去。英瓊一眼看見金蟬手上拿着

兩個朱果，猜是莽蒼山之物，不由想起若蘭，心中一動，正要問時，金蟬業已如飛跑去。

靈雲因法術竟封閉不住那洞穴，恐怕裏面還有寶物再出差錯，約了衆人同去查看，想法

善後。不提。

金蟬過了繡雲澗無人之處，笑和尚纔現出身來，手中拿着一口寒光射眼的小劍和一封書

信。彼此重新見禮，互談了一些經歷。

原來慈雲寺事完之後，衆弟子奉派分赴各處，積修外功。笑和尚因與金蟬莫逆，便請求

和黑孩兒尉遲火做一路，往雲南全省遊行，以便與往桂花山福仙潭去取烏風草的金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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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遇。先並不知金蟬等中途連遇髯仙、妙一夫人，不回九華，徑赴峨眉開闢凝碧崖仙府。

後來計算金蟬等途程，該到桂花山，便和尉遲火商量，仗着隱形劍法，也不怕紅花姥姥

看破，索性趕往桂花山福仙潭看個動靜。如紅花姥姥講理，答應給草便罷，否則還可助

金蟬等一臂之力。

二人趕往福仙潭一看，那潭已成了火海劫灰，許多山石都被燒成焦土，找遍全山，不見

一人。猜是金蟬等業已回山，祇不知可曾得手，祇得過些時日，再往九華相晤。他二人

便決定深入民間，積修善行。他和尉遲火各人生就一副異相：一個是大頭圓臉，顏如溫

玉，見人張口先笑，看似滑稽，帶着一團憨氣。一個是從頭到腳周身漆黑如鐵，聲如洪

鐘，說話愣頭愣腦，毫無通融，帶着一團戇氣。又俱在年輕，看上去不過十四五歲，裝

束又是一僧一道，不倫不類，結伴同行，遇見的人都以爲他們是那寺觀中相約同逃的小

和尚和小道童。笑和尚見別人見他二人奇怪，越發瘋瘋癲癲，遊戲三昧，所到之處，也

不知鬧過多少笑話。笑和尚心最仁慈，不到迫不得已，不妄殺人。惟獨黑孩兒尉遲火心

剛性直，嫉惡如仇。無論異派淫兇、惡人、土豪遇見他，十有九難逃性命。笑和尚覺他

太不給人以自新之路，恐造惡因，勸他多次，當時總改不了，祇落得事後方悔。

這一日走至昆明附近萬山之中，眼看夕陽已薄暮景，時交暮春三月，山光凝紫，柳葉搖

金，景物十分絢麗。尉遲火忽對笑和尚道：「笑師弟，常聞人說，你一聲長笑，不但聲

震林樾，百鳥驚飛，還可驚虎豹而懾猿猩。我比不得你幼入佛門，素食慣了的，又會辟

穀之法，喫不喫都不打緊。我雖在玄門，師父從未禁我肉食。腰中祇剩師父給的五七兩

銀子，業已沿途食用精光。這幾日化些齋飯，難得一飽。滿想在山裏打祇虎豹之類，烤

肉來喫，既爲世人除害，又可解饞。這裏盡是些深山大壑，形勢險惡，四外並無人煙，

必有猛獸潛藏。你何不笑上一回，驚出些虎豹之類的猛獸來，請我受用？」笑和尚雖然

本領高強，但是纔脫孃胎，便被苦行頭陀度化。因他生具佛根，極受鍾愛。苦行頭陀戒

律最嚴，笑和尚奉持清規，潛移默化了十五六個年頭。初次出世，積修外功，雖也有不

免見獵心喜之時，鬧着玩還可，總不願無故隨便殺生。便答道：「虎豹雖是喫人猛獸，

但是它潛伏深山之中，並未親見它的惡跡，我等用法兒引它出來殺死，豈不上干天和？

恕難從命。」尉遲火道：「你真是呆子！天底下哪有不喫人的虎豹？現今不除，等到人

已受害，再去除它，豈不晚了？你如不信，你祇管笑它出來，我們迎上前去。如果它見

我們不想侵犯，可見是個好老虎，我們就不殺它。你看如何？」

笑和尚強他不過，祇得答應。兩人先尋了一個避風之處，又搬了幾塊大石，支好野竈，

然後同往高處。四下看了一看，果然到處都是叢林密莽，危崖峻嶺，絕好的猛獸窟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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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回頭，遠望山東北一個深谷裏面，霧氣沉沉，谷口受着斜日餘照，現出一片昏暗暗的

赤氛。笑和尚心中一動，暗想：「這時候天氣清明，雖說是山高峰險，林菁茂密，可是

這裏有不少嘉木高林，雜花盛開，被這斜陽一照，到處都是雄奇明豔的景緻。怎麼向陽

的一面，卻是這般赤暗昏黃的晦色？憑自己目力，竟會看不到底。自入雲南以來，沿途

也遇見過許多毒風惡瘴，又與今日所見不類。那個地方，絕不是甚麼好所在。」正想到

這裏，黑孩兒連聲催促。笑和尚笑道：「黑師兄，聽仔細，莫要震聾了耳朵。」說罷，

大腦袋一晃，延頸呼吸，調匀了丹田之氣，微張開口，先發出的是一種尖音，聲如笙簧，

非常悅耳。發聲不過剎那，便聽側面樹林之中，撲騰撲騰，起了一陣騷動。天邊晚鴉，

聞得長吟，俱都飛翔過來，就在二人頭上展翅飛翔，盤旋不去。末後連別種雀鳥也聞聲

飛來，越聚越多，把二人所在之處，直遮成了一片黑影。尉遲火笑得打跌道：「笑師弟，

原來學會的是女人腔。似這般引逗烏鴉耍子，幾時纔飽得了我的肚子？還教我留神耳朵，

算了吧。」

言還未了，就在這餘音未歇之際，笑和尚倏地引吭長笑，轟轟連聲，如同晴天霹靂當頭

壓下，山嶽崩頹，風雲變色。祇嚇得空中飛鳥登時一陣大亂，亂飛亂竄，擾作一團。有

的嚇得將頭埋入翅間，不能自持，紛紛墜地。有那闖出重圍的撥轉了頭，束緊雙翼，如

穿梭般紛紛失羣，四下飛散。尉遲火也覺禁受不住，直喊：「笑師弟，快些住口，這不

是玩的，再笑，我耳朵都要聾了！」笑和尚也急忙住口頓足道：「糟了！糟了！我祇顧

一時高興，和你打賭，卻不料誤傷了許多鳥雀，師父知道，如何是好？」說着，又連聲

稱怪道：「我用師父所傳，運化先天一氣，練爲長笑。每一發聲，的確可以驚百獸而懾

飛鳥。怎麼連用剛柔之音，不但虎豹，連猴子也不見一個？我不信這裏百里方圓之內，

連一隻虎豹都沒有。」

正說之間，忽聽聲如洪鐘般一聲大喝，從山腳下跑上一個滿頭長髮、身披豹皮、手執一

根鐵鐧的矮短漢子，近前大喝道：「哪裏來的小雜毛小禿驢，在這裏怪叫，將我哥哥嚇

死！」說罷，對準笑和尚，當頭就是一鐧。笑和尚先見那人裝束，形如野人，以爲這一

帶多族雜處，定是山民之類，本想拿他開開玩笑。及聽他說話口音，竟是漢人，想必自

己適纔狂笑，驚動人家，錯在自己，便不和他計較，身微一閃，纔待避開。尉遲火早一

手將那人持鐧的手抓住，喝道：「哪裏來的野人，出口傷人，動手就打，待我管教管教

你。」那人原因笑和尚怪笑，將他一個病中的好友嚇暈過去，特地前來拼命尋仇。卻沒

料到一鐧打下去，眼前人影一晃，便沒有蹤跡，同時身子卻被一個黑麪的小道士將持鐧

的手捉住。彼此一較勁，誰也沒有將鐧奪了去。那人一着急，起左手烏龍探爪，劈面便

抓。他原不會甚麼武術，尉遲火祇微一偏身，又將他左手擒住。尉遲火因見那人太兇橫，

X-GORB Books | zh.wikisource.org | CC BY-SA 4.0 4 / 13



蜀山劍俠傳/103

不問青紅皁白，就用重兵器傷人，這一鐧要換了別人，怕不打得腦漿迸裂，死於非命。

存心想將他跌倒，打服了再問他來意。他卻不知那人有一肚皮的氣苦和天生就的神力。

雖然將他兩手擒住，用力一抖，並未抖動。尉遲火心中一動，大喝一聲，拉緊來人雙手，

用力先往懷中一帶。猛地左臂一歪，右腳一上步，緊跟着用擒拿法，右臂烏蛇盤肘，蓋

向來人左腕。右腳膝照來人腿彎，往前一靠。同時左肘橫起來，點向那人右脅。滿擬那

人絕難禁受，必定倒地無疑。誰知那人看去愚蠢，心卻靈巧。未等尉遲火上步，也是一

聲大喝，兩臂同時往上一振，差點被那人將雙手掙脫。那人不祇是一股子蠻勁，尉遲火

連用許多巧招，都被那人隨機應變避開，心中好生驚異。

笑和尚早從旁看出那人外愚內秀，骨格非凡，已有幾分愛惜。見尉遲火跌他不倒，上前

笑說道：「我等在這裏笑着玩，怎生便會將人嚇死？你先別和我師兄打，何不把事情說

出來，看看誰是誰非？如果真是我嚇死的，我給你救他回生如何？」那人被尉遲火擒住

雙手，拼了一陣，心中惦記山穴內嚇暈過去的好友，情知鬥這小黑道士不過，已不想打，

急於想回去看視，偏又脫不得身，急得頸紅臉漲。一聞此言，一面仍和尉遲火廝拼，口

中罵道：「都是你們這兩個小賊！我媽在時，說我力大，怕打死人，從來也沒和人動過

手。適纔天未黑時，我哥哥正在生病，聽見你這禿賊鬼叫，他偏說是飛來了鳳凰。我扶

他出來一看，纔知是你這個禿賊叫喚。先時還不甚難聽，招來了一羣黑呱呱，我哥哥也

很喜歡。他不認得你，卻知道你姓孫。正說你好，你卻號起喪來。我哥哥大病纔好一些，

被你幾聲鬼嚎，當時嚇死過去。我將哥哥抱回洞去，拿了打老虎的鐧，打死你，給我哥

哥抵命。你卻不敢動手，卻讓這黑鬼用鬼手抓人。是好的，你叫他放了手，同我回去，

看我哥哥跟那日一樣，死了半天，又活回來沒有？要是活了，我聽我媽死時的話，不要

你這兩個小賊的命。要是不死不活，我便和你們對打三鐧。你先動手，打完我，我再打

你同這黑鬼。誰打死誰，都不許哭一聲，哭的不是好漢。」說到這裏，尉遲火已聽出原

因，微一疏神，兩手鬆得一鬆，早被那人掙脫了手，撥轉頭，捷如飛鳥般，往側面數十

丈高崖縱了下去。接連幾個跳躥，早躥入崖後，沒了影兒。

尉遲火未去追，回望笑和尚，也不知去向，知是用隱形法追去，便也跟蹤前往。纔到崖

後，便聽山石旁一個低穴內有人說話。一看裏面，地方不大，光線甚是黑暗。近門處一

塊大青石上，亂置許多衣被，上面躺着一個少年，業已死去。那人喊了兩聲，不見答應，

大喝一聲，持鐧往洞外衝出。剛一出穴，便見面前人影一閃，笑和尚現身出來。那人先

是喫了一驚，及至看清面目，分外眼紅，舉鐧當頭便打。笑和尚微閃身形，便到了他的

身後。那人頭一次學了乖，鐧未到頭，先準備收勁。一鐧打空，未等鐧頭落地，早收鐧

回身，尋找敵人。一見笑和尚態度安詳，滿面含笑，站在身後，第二鐧當頭又到，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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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被笑和尚如法避開。那人將一柄鐧，祇管揮舞得和潑風一般。笑和尚也不還手，祇圍

住那人身軀，在月光之下，滴溜溜直轉，休想得沾分毫。尉遲火袖手旁觀，不由哈哈大

笑，引得那人越發急得暴跳如雷。末後知道再打下去，也不能奈何人家，氣得將鐧往地

上一丟道：「我不打死你，不能解恨。這麼辦，照剛纔的話，你先打我三鐧，我決不躲。

打完，我再打你。要不這樣辦，你躲到天邊，我也得追着將你打死，豈不麻煩？」笑和

尚笑道：「我同你無冤無仇，何必打死你則甚？」那人急怒道：「實對你說，我自幼就

捱打慣了的。我的頭，常和山撞，你絕打不死我。我因爲你太滑溜，比那黑鬼還不是好

人，纔想出這個主意。你打我不死，我卻一下就打死你，豈不報了仇？」笑和尚道：「

你把心事都對我說了，我豈肯還上你的當？我不打你，你也不好意思打我，多好。」那

人越發急怒道：「你這話對。我爲甚麼要對你說我的主意？如今你不打我，我也打不了

你。你也出個主意，讓我打你，怎麼樣？」笑和尚道：「這多新鮮。我爲甚麼那樣賤，

活得不耐煩了，出主意讓你打我？」

那人眼看仇人在側，奈何不得，瞪着兩隻大眼睛，目光炯炯，恨不能把笑和尚生喫下去。

又怕笑和尚覷便逃跑，笑和尚微一轉動，便攔了上去，一攔總是一個空，急得滿頭大汗。

尉遲火卻祇是含笑旁觀，不發一言，笑和尚估量已將那人火氣磨了個夠，纔笑說道：「

你不但奈何我不得，連攔我也攔不住。我要想走，你連影子都休想追上。你祇依得我一

件事，我便將你哥哥救活，如何？」那人聞言，半信半疑地說道：「人要是沒了氣，那

就叫死。我媽死時，我找了多少人，請過多少醫生來，都沒有救活。末後還是把她葬了。

適纔我已聽你說過，我祇不信，我哥哥已經沒了氣，你會救活？祇要他真能活，上天入

地，我都聽你。」笑和尚道：「既然如此，且不說別的，先救人給你看，如何？」那人

聞言，大喜道：「那敢情好。不過我不哄你，我現時抓你不着，是這裏四無遮攔。那洞

口可沒出路，你要和從前那些醫生一樣，人救不活時，我祇把洞口一攔，你休想出來。

我現在把話對你說明，省得你後悔。」笑和尚也不理他，徑自走進洞去。那人果然把門

一攔，注目看笑和尚施爲，等人救不活時，下手報仇。

其實笑和尚適纔早已隨他隱形入洞，一眼便看出那青石上死去的少年骨格清奇，連那矮

漢都是生有異稟，暗中驚異。心想：「荒山野谷之間，怎會有這麼兩塊未經雕琢的美玉？

此番出外積修外功，師父曾說，積千功不如度化一人。師父門下，祇自己一個，如有閃

失，師父衣鉢，便無人承繼。這兩人資質，俱不在中人以下。這少年僅是病後氣虛，受

驚暈倒，並未真死，何不如此如此？」當下打定主意，先暗中和尉遲火使了一個眼色，

叫他不要多事。自己把那矮漢捉弄了一陣，進洞再看少年，經了許多時間，已有微息。

便將師父給的丹藥取出一粒，塞進口內，對着嘴，一口元氣渡了進去。丹藥化成元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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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氣運行，直入腹內。不到片刻，便聽那人喊一聲：「震殺我也！」立時緩醒過來。他

要掙扎坐起，笑和尚連忙按住說道：「你大病新癒，須要將養，先閉目養神吧。」說時，

又給他服了一粒丹藥。那少年覺得丹藥入口清香，一到口中，便順津而下，一股暖氣，

直達涌泉。他生病已有二月，醒來覺着渾身舒暢，知是異人搭救。待要喚人時，那矮漢

一見少年果然起死回生，早擲了手中鐧，撲了上去，抱頭歡笑道：「哥哥，你真活了！

這小和尚真是好人。」少年道：「二弟休得胡言。愚兄病入膏肓，雖蒙二弟扶持，已難

望好。這時覺得周身輕快自如，似沒病一樣，定是仙佛真人搭救。愚兄遵命，不敢下牀，

可代我上前拜謝恩人。」

那人聞言，慌不迭地答應，立刻擊石取火，點燃了一束松燎。是時尉遲火也走了進來。

他便走過去，朝着笑和尚、尉遲火二人，納頭便拜。笑和尚也不再打趣，忙將他扶了起

來。那人道：「你真是活神仙，將我哥哥救醒。適纔我得罪你，請你不要見怪。你要辦

甚麼事，你說吧，我哥哥已活，祇要不離開他，全都聽你的。」笑和尚道：「那事現在

先談不到，你且說你弟兄二人來歷名姓。」那人道：「我媽姓商，我也跟着姓商，小名

叫風子。我哥哥姓周。這是你，別人我不說真話。」笑和尚這纔知道他和那少年並非同

胞兄弟，見他對友如此血誠，愈發驚異。那人又要說他和姓周少年結交經過，那少年已

在石上插言道：「我這兄弟天真爛漫，二位恩公，由我說吧。」笑和尚同尉遲火聞言，

便走了過去。那少年又要起身，笑和尚攔住道：「你雖服了丹藥，元氣虧傷太過，須待

三個時辰以後，方能復原。你此時說話還可，且不要動。明朝起牀，便不妨事。最好能

喫點甚麼粥食纔好。」那少年也覺着腹中飢餓，便問商風子，可有甚麼喫的。商風子答

道：「哥哥要喫東西，真是好了，快活死人。還是前日你叫我將你的衣服賣了一兩五錢

銀子，買得些米，熬了一鍋菜粥。你吞喫不下，我心中難過，也沒有喫，留在那裏，我

給你生火煮去。」

說罷，便去生火煮粥，嘴裏卻嘮叨道：「我哥哥好了，又來了兩個好人朋友。偏偏這一

月多天氣，這天蠶嶺野獸都死絕了，連鹿兒也撈不着一個。我再幾天不喫，倒不要緊。

這兩個好人朋友，一定還未喫東西，又救了我哥哥，拿甚麼給人家喫？真正難死我了。」

笑和尚一聽說近日山中猛獸絕迹，可見以前是有，想起適纔長笑之事，好生奇怪。那少

年因商風子一說，也想起因商風子食量洪大，他先還打野獸來喫，自從野獸絕迹，自己

和他一月多工夫，已將所帶銀錢衣物喫盡賣光，沒法款待來人，不由着急起來。笑和尚

看出他意思，說道：「你先不要着急。我喫素，喫不喫，沒關係。我這位師兄倒喫葷。

我們出家人都能餓個十天八天，你不用管我們。我看你言行服飾，面容手掌，定然出身

富貴之家，怎生到此？你且說個詳細。如有爲難，我二人或許能助你一臂，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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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聞言，也實無法想，祇得在枕上頷首，說明經過。笑和尚一聽，原來那少年不是外

人，竟是醉道人新收不久的弟子周雲從，便也說了經過，愈加高興起來。

原來第一回上的周雲從，自從在慈雲寺被陷，大風雷雨的夜裏，身經百險，逃出龍潭虎

穴，多蒙張老四父女二人搭救，棄家逃出。行至神眼邱林家中，遇見峨眉派醉道人收歸

門下。因張氏父女對雲從有救命之恩，由醉道人作伐，命雲從與張女玉珍聯了婚眷，又

賜他一口霜譚劍，算是與玉珍的聘禮。醉道人要往碧筠庵會合衆仙俠商議破慈雲寺，匆

匆祇傳了雲從一部劍法入門，便即別去。雲從與張氏父女拜送醉道人走後，到了次日，

雲從主僕與張氏父女一行四人往家鄉進發。一路上有張氏父女護持，且喜沒有出事。及

至到了貴陽，張老四本想先尋一店房住下。後來因爲雲從十六個同年慘死，他又是半途

回家，雖說事先並沒結伴同行，到底有許多不便，盤算了一陣，還是同去的好。當下雲

從便叫小三兒騎着快馬，先去向父母密稟，將內室整頓出一間來，以備玉珍居住。

雲從的父親子敬，自從雲從走後，不多幾日，未知因何便覺心驚肉跳，坐立不安。他們

老弟兄九人原極友愛，且九房祇此一子，均爲雲從入京之事着急。俱都後悔有如許家財，

又是書香之裔，雲從已有功名，比不得是個白丁，祇顧一時高興，由他跋涉山川，求取

功名。這般萬里遼隔，倘有閃失，如何是好？老弟兄九人，祇一見面，都是談的雲從進

京之事。子敬又說了自己近來夜夢不祥，常有警兆。雲從小孩子不說，老家人王福偌大

年紀，原教他不要心疼銀錢，路上一遇便人，就捎信回家。初上路還不斷有平安信回，

這多日來，簡直音信全無，好叫人放心不下。衆人聞言，焦急了一陣。子敬說：「今日

已不早，如明日沒有音信，準定派人多帶銀錢，兼程趕路，追上前去，如能將雲從追回，

再好不過。如雲從定不肯回，便叫那人跟隨照應。沿路打聽往來客商，不惜花費，託他

隨時捎信回來。如無便人，至遲不過半月期限，哪怕專人往返，也不能讓信息中斷。」

大家多以子敬之言爲然。周氏弟兄雖未分家，卻都住在鄰近，分竈度日，每月也有幾次

輪流會食。這日大家心緒不佳，各自分別回去。

子敬正在焦愁煩惱，忽見小三兒滿臉灰塵，一手提着一根馬鞭子，急匆匆跑了進來。子

敬夫妻一見小三兒半途迴轉，想起前日許多警兆，俱都大喫一驚。偏小三兒跑得太急，

口中又直喊旁立的人出去，愈發叫子敬夫妻心慌意亂，誰都不敢先開口，問公子安否。

還算小三兒機靈，看出主人着急，頭一句叫人出去，第二句緊接着說：「老爺夫人萬安！

公子回來了。」子敬夫妻本來恬淡，原不計較功名，一聞雲從回家，好似天上掉下一顆

明珠，喜出望外，忙問公子現在何處。小三兒見從人業已退盡，上前低聲道：「公子身

經百難，出生入死，多蒙一位姓張的老英雄相救，現在護送公子平安回家，已離家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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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小的回來報信。張老英雄有一位姑娘，請老爺命人先行收拾兩間住室。等公子回來，

再詳說一切。」子敬聞言，又驚又喜，一面叫人去收拾屋子，又叫人與八位兄弟送信，

又不住口問小三兒詳情。小三兒慌道：「這裏面有多少事，公子說暫時先不要聲張，等

公子見面再說，先收拾屋子要緊。」

子敬聞言無奈，便叫他妻子楊氏先去命人收拾屋子，自己帶了小三兒，忙到門外去觀望。

望到黃昏過去，天色漸黑，纔見雲從同了一個老者、一個少女騎馬走來。小三兒趕忙迎

上前去，拉住馬嚼環。雲從一見父親倚閭凝望，想起前事，不禁一陣心酸，搶步上前，

便要行禮。子敬在這個把時辰，已從小三兒口中得知一些大概，連忙喚住，身子往旁一

偏，揖客入內。自有小三兒和旁立諸人，去幫同拿了三人行李，開發把式。子敬父子引

了張氏父女直入內廳。雲從的母親也得信趕了出來，一見面，不顧別的，先把雲從抱在

懷裏，把好兒子連叫。子敬已知張氏父女是風塵中英雄，還未引見，有多少正經話要說。

一面喚住妻子，一面招呼張老四父女落座。雲從過來，拜見了父親，起來先朝子敬使了

個眼色。然後躬身給張氏父女引見，說道：「孩兒不孝，因不耐長途風霜跋涉勞頓，又

想起父母伯叔無人侍奉，行至半途，便趕了回家。船在江中遇險，多蒙張家岳父與玉珍

姊姊奮不顧身，從百丈洪濤中，救了孩兒出險。因爲玉珍姊姊救孩兒時救人情急，忘了

男女之嫌，事後思量，打算終身不嫁。經一位仙長作伐，聘了玉珍姊姊爲妻，一路護送

回轉，還望爹爹、母親恕孩兒從權訂婚之罪。所有經過情形，等過些時再行詳稟吧。」

子敬也甚機警，見雲從所言與小三兒之話不大相符，知有緣故，便不再問。雲從的母親

放了雲從，一眼看見一個面容美秀、丰神英爽的女子，已在讚許。及經聽出是雲從的聘

妻，是救命恩人，又見她隨侍在她父親身旁，幾番讓座，都祇謙辭答謝，越愛她知道禮

教。未及雲從把話說完，便過去強拉了來，坐在身旁，問她是怎生救的雲從，不住地問

長問短。玉珍因雲從未來時囑咐，知道有許多地方要避人耳目；未過門媳婦，初見婆婆

的面，又不便說誑，答否皆非，正在爲難。恰好雲從把話說完，子敬招呼他妻子道：「

聘媳初來，有話少時你怕問不完，還不隨我拜謝救命恩人張親家，祇顧嘮叨些甚麼？」

一句話將雲從母親提醒，還忘了拜謝恩人，連忙捨了玉珍，隨着子敬過去，夫婦雙雙下

拜。張老四也連忙跪下還拜。雲從朝玉珍看了一眼，小兩口也各跟父母跪在一旁。子敬

口中說道：「寒門德薄，弟兄九人，祇此一子。此次不該由他小孩子心性，急於功名，

跋涉長路。若非親家令愛搭救，險些葬身魚鱉之口，寒門祖宗血食，亦將因之中斷。又

蒙親家不棄，訂以婚姻，親自護送到此，越發令人感恩不盡。」張老四早年也是江湖豪

俠，長於應對，一見子敬爲人伉爽知禮，不以富貴驕人，越覺女兒終身有靠，歡喜非凡，

隨口謙遜了幾句。大家拜罷，起身落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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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從母親總是想問出個詳細，見子敬連使眼色，心中又忍耐不住，便對子敬道：「媳婦

遠來，適纔小三兒話又沒說明白，也不知她住的房，對她心意不？年輕人莫要委屈了她。

你且陪親家說話，我領她看一看去。」說罷，和張老四客套兩句，拉了玉珍，便往裏走。

玉珍萬想不到自己配着這般如意郎君，偏偏公婆又是這般慈愛，早已心花怒放。明白婆

婆言中之意，當即含笑起立，用手扶着雲從母親，往後面走去。雲從母親見她如此大方

伶俐，也是喜愛得說不出口。婆媳二人，喜喜歡歡入內。不提。

子敬、雲從又陪着張老四看好了房子，擇好住所，遣退從人。雲從早忍不住淚如泉湧，

重又上前跪下，打慈雲寺遇險逃出，多蒙玉珍搭救，二次遇見醉道人點化作伐，贈劍脫

險之事，詳說一遍。子敬雖有涵養，也不禁舐犢情深，心如刀割，淚流不止。當下重又

謝了張老四幾句。因爲同行諸人俱都廢命，各有從人留在重慶，異日難免不發生極大糾

葛，覺得明說與隱瞞，兩俱不妥。商量了一陣，還是暫時隱瞞爲是，大家想好了同一的

言詞。下人早將酒飯備好，靜候主人吩咐。子敬知道天已不早，別人都用了飯。雲從本

應親往各房叔伯處叩見，因人數太多，雲從又是歷遭顛沛之餘，好在大家友愛，視雲從

如親生，可以不拘禮節，索性喫完了飯，再命人去請來團聚。計議已定，雲從母親命小

三兒來說，酒飯已擺在內堂，請老爺、少爺陪着張親家老爺入內用飯。子敬聞言，略一

沉思，便邀張老四入內。雲從跟隨在後，一眼看見自己母親兩眼哭得又紅又腫，知道玉

珍已然稟明瞭實情，不禁傷心到了極點，早越步上前，母子二人又是一場抱頭大哭。張

氏父女再三勸慰纔罷。

雖然大家都是想起前情，十分痛心，祇是事已過去，雲從依舊無恙回來，還得了一個美

貌俠女爲妻，悲後生喜，俱都破涕爲笑。雲從、玉珍是共過患難夫妻，子敬夫妻又是灑

脫的人，不拘束甚麼形迹，邊談邊喫。玉珍更是應對從容，有問必答。這一頓酒飯，倒

是喫得十分歡暢。等到喫完，業已將近午夜。子敬纔想起祇顧大家談笑，還忘了給各位

弟兄送一喜信。若是這時去請，大家就是睡了，也許得信趕來，漫說人數太多，雲從長

途勞乏，不勝應對之繁。並且這般夜深，驚動老輩，也於理不合。決定還是明朝着雲從

親自登門稟安爲是。主意想定，便和雲從母親說了。雲從母親聞言，不由「哎呀」一聲

道：「我們祇顧說話，竟會忘了此事。別位兄嫂不要緊，惟獨她有個小性兒，平時就愛

說些閒話，近來又有了喜，越發氣大，豈不招她見怪？」子敬道：「二嫂雖然糊塗，二

哥倒還明白。我弟兄九人，都讀書明理。今已天晚，其勢又不能命雲兒單去她家一處。

明日對大家說了詳情，縱然二嫂見怪，二哥也未必如此，隨他去吧。」夫婦二人便將此

事擱過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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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敬又和張老四聯坐密談，商量雲從夫妻合巹之事，直到三更過去，纔行就寢。雲從的

母親又撥了兩名丫頭服侍玉珍，當晚就叫玉珍和自己同睡，叫子敬父子到外面書房去睡。

父子婆媳，難免在牀上還有許多話說。

第二日早起，雲從起身，正準備去拜見各房尊長，洗漱剛完，便見僕人入報，各位老爺

太太駕到。子敬夫妻也得着信，父子夫妻四人慌忙迎了出去，衆弟兄妯娌已滿臉堆歡走

了進來。子敬見來的是大、三、五、六等八位兄嫂，二、四、八、九等四房夫妻還未來

到。一面命雲從上前叩見，便要着人分頭送信。子敬的大哥子修笑道：「老七，你不要

張羅，我們先並不知雲兒回來，還是昨晚二更左右，你二哥着人挨家問詢，說有人見雲

兒回來，老七可曾着人送信不曾？我猜定是雲兒回來太晚，你怕他一人走不過來，所以

沒叫雲兒過去。我想雲兒長途勞乏，此次不考而歸，必有緣故，若叫他一家一家去問安

回稟，未免太勞。所以我得了信息，忙着叫人分頭說與大家，吩咐今日一早，到你這邊

喫飯團聚，又熱鬧，又省雲兒慌張，話反聽不完全。我來時順路喊了三弟、五弟、六弟，

又叫人去催老二他們，想必一會兒就到了。」子修是個長兄，人極正直，最爲弟兄們敬

服，平素鍾愛雲從，不啻親生。雲從聽完了這一番話，忙上前謝過大爹的疼愛。剛剛起

立，子敬的二哥子華、四哥子範、八弟子執、九弟子中等也陸續來到，祇子華是單身一

人，餘者俱是夫婦同來。大家見禮已畢，子敬夫婦問二嫂何不同來？子華臉上一紅，說

道：「你二嫂昨晚動了胎氣，今日有點不舒服，所以未來。」雲從母親聞言，朝子敬看

了一眼，說道：「少時快叫雲兒看看他二娘是怎麼了？」又問子華：「可請醫生看了沒

有？」子華祇是含糊其詞答應。雲從原是一子承祧九房香火，諸尊長俱都來到，忙着問

安稟話，當時並未上子華家中去。全家團聚，自是十分歡樂。由雲從照昨晚商就詞句，

當着諸尊長面前稟過。末後纔由雲從母親陪了諸妯娌入內，引了玉珍上前拜見。外面也

引見了這位新親家張四老爺。男女做兩起飲宴。

席後，雲從要往子華家中探病，又被子華再三攔住，說：「雲從初回，你二娘又沒有甚

麼大病，改日再去不晚。」雲從連請幾次，俱被子華攔住。一陣談說，不覺天晚。接連

又是夜宴，席間大家商定，準在最近期中，擇吉與雲從夫妻合巹。直到夜深，才分別回

去。

第二日一早，雲從便到子華家中探病，祇見着子華一人，子華妻子崔氏並未見着。臨出

門時，看見外面廂房門口站定一人，生得猿背蜂腰，面如敷粉，兩目神光閃爍不定，並

不是子華家人。見雲從出來，便閃進房內去了。雲從當時也未做理會，順路又往各位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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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家稟安。這些伯叔們都是老年無子，除子華外，雲從每到一家，便要留住盤桓些時，

直到夜深，纔回家。雲從知道諸位伯母中，祇二娘崔氏是續絃新娶，出身不高，與妯娌

不合，恐父母不快，回去並未提起不見之事。末後又連去了兩次，也未見着。趕到雲從

喜期，崔氏正在分娩期近，更不能來。這時老家人王福，業已着人喚回。雲從自經大難，

早已灰心世事。因是師命，玉珍又有救命之恩，所以纔遵命完姻。夫妻二人雖是感情深

厚，閨房之內卻是淡薄。每日也不再讀書，不是從着乃岳學習武藝，便是與玉珍兩人按

照醉道人傳的劍訣練習。雲從的父母伯叔鑒於前次出門之險，他既無意功名，一切也自

由他。

過了不到一月，崔氏居然生下一子。這一來，周氏門中又添了一條新芽，不但大家歡喜，

尤其雲從更爲遂心。子華大張筵宴，做了三朝，又做滿月。親友得信來賀者，比較雲從

完婚，還要來得熱鬧。玉珍完婚三日，曾隨雲從往各房拜見尊長，祇崔氏臨月，推託百

天之內忌見生人，連子華也不讓入內，祇許兩個貼身丫鬟同一個乳母進去。玉珍先未在

意，及至滿月這天，諸妯娌仍未能與崔氏相見。到了晚間回家，臨行之時，玉珍剛要上

轎，一眼瞥見雲從前日所見的那個猿背蜂腰的少年，不禁心中一動。回家問雲從，雲從

說道：「白天入席之前，也曾見那人一面，大家都以爲是不常見面的親友，均未在意。

自己卻因回家時曾見過那人住在二伯家內，覺着稀奇。席散時節，趁二伯一人送客迴轉，

便迎上前去，想問問那人是何親友，爲何不與大家引見。說未兩句，便見二伯臉漲通紅，

欲言又止。猛一回頭，看見那人正站離身旁不遠，用目斜視，望着自己，臉上神氣不大

好看。同時二伯也搭訕着走去，沒顧得問。」玉珍聞言，忙着雲從去請她父親進來，將

前事說了。張老四聞言，大驚道：「照女兒所說，那人正是慈雲寺的黨羽。府上書香官

宦人家，怎會招惹上這種歹人？」雲從聞言，也嚇了一大跳，忙問究竟。張老四道：「

我當初隱居成都，先還以爲智通是個有戒行的高僧。直到兩年以後，纔看出他等無法無

天，便想避開他們。一則多年洗手，積蓄無多，安土重造，着實不易。且喜暫時兩無侵

犯，也就遷延下去。有一天，我同女兒去武擔山打獵回來，遇見一夥強人，在近黃昏時

往廟內走進，正有此人在內。彼此對面走過，獨他很注視我父女。第二日智通便着人來

探我口氣，邀我入夥。來人一見面，就是開門見山的話，將行藏道破，使我無法抵賴。

經我再三謝絕，說我年老氣衰，武藝生疏，此時祇求自食其力，絕無他志。我指天誓日，

決不壞他廟中之事，走漏絲毫風聲，纔將來人打發走去。後來我越想越覺奇怪。我青年

時，雖然名滿江湖，但是祇憑武藝取勝，並非劍俠一流。智通本人不是說門下黨羽多精

通劍術之人，要我何用？若說怕我知道隱祕，不但似我這種飽受憂患、有了閱歷之人，

決不敢冒險去輕捋虎鬚；即使爲防備萬一，殺人滅口，也不費吹灰之力。祇猜不透他們

用意。我彼時雖未入夥，卻同那知客僧了一談得很投機，時常往來，慢慢打聽出他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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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纔知是那人泄的機密。那人名叫碧眼香狒閔小棠，是智通的養子。我和他師父南川

大盜游威，曾有幾面之識。我初見他時，纔祇十四五歲，所以沒認出來。他卻深知我的

底細，並非要我入夥相助，乃是他在廟門看見珍兒，起了不良之心，去與智通說了，打

算做了同夥，再行由智通主持說媒。被我拒絕，雖不甘服，當時因他還有事出門，智通

又因善名在外，不肯在成都附近生事，料我不敢妨他的事，閔賊已走，也就放過一邊。

我知道了實情，深憂那裏萬難久居，驟然就走，又難保全，祇得隱忍，到時再說。一面

暗中積蓄銀兩，打點棄家避開；又向菜園借了些錢，在附近買了十來畝地，竭力經營，

故作長久之計，以免他們疑心。不久便隨你逃到此地。起初祇知閔賊出門作案，不想冤

家路窄，下手之處，卻在你家。這廝生就一雙怪眼，認人最真。祇要是他，早晚必有禍

變。他當初師父就很了得，如再從智通學了劍術，連我父女也非敵手。爲今之計，祇有

裝作不理會，一面暗中稟明令尊，請他覷便問令伯，這廝怎生得與府上親近，便可知他

來歷用意。我再暗中前往，認他一認。如果是他，說不得還要去請像令師這一流的人物

來，纔能發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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